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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

流失、风险与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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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 茂名５２５０００)

摘　要:休闲社会特定的时空条件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有所流失,主要表现为自由化话语性质挑

战主流话语权威、开放式话语平台分散主流话语力量、戏谑化话语方式改变话语权力格局等.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权的流失导致个体休闲异化、危及意识形态安全、影响国家机器运转等,使得个体、社会、国家都面临一定

风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创新话语内容、转换话语方式、优化话语传播、促进话语认同,全方位地重构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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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得以解

放出来,人们由此拥有日益增多的闲暇时间.在«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一文中,未来学家格雷

厄姆莫利托极富预见性地提出,在休闲时代,人们拥有充裕的自由时间,就意味着人们拥有了可

以充分发挥自己爱好、兴趣、才能及力量的广阔时空.然而,自由时间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休闲的实

现,现代社会人人都可以拥有空闲时间,但“休闲却并非是每个人都可以真正达到的人生状态”[１].

纵观人们的闲暇生活现状,存在较为严重的重智轻德、重器轻道、见物不见人等倾向.历史经验和

现实生活都告诉我们,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定会去占领.虽然人们拥有

大量闲暇时间,但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很好地占领这种闲暇阵地,自由时间内思想政治教育严重缺

失,没有很好地利用闲暇时间培育人们的思想道德品质.

在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的表述系统,权力即话语,且权力不断制造新的表述系统,由此产生新

的话语,新的话语又不断增加新的权力.因此,生活在特定历史时空的我们,也不能随时随地地言

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谁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２].话语权就是“意识形态霸权”,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权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但是,“霸权永远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成就,而‘必须不断地

被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同样面临自身主动“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

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分析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现象入手,剖析其话语权流

失的潜在风险,进而提出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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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

(一)自由化话语性质挑战主流话语权威

１ 自由的生活话语消解文本话语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常依附于书籍、报刊等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之中,以文本话语形式呈现,
是政治领域的主要叙述话语.在政治统摄一切领域的时代,政治原则可以成为支配不同的语言、声
音、思想和行为等的潜在逻辑.然而,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和休闲时代的来临,公众休闲生活的个

体性差异、多元利益以及工具理性等,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逐渐处于“脱域”状态,既定的理

论范畴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自由的休闲生活)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传统的价值规约在休闲时

代正日益式微.与之相反,清新自由的生活气息是休闲时代的重要特征,生活话语成为休闲时代不

可替代的重要话语体系,话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或休闲生活联系日益紧密.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

视日常生活领域,认为日常生活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的满足则是

日常生活的前提[４]７８.日常生活世界的主体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４]６７,而“生活世界(或日常生

活世界)的本质规定性和内在机制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５].因

此,基于共同的生活实践和习惯来领会和理解话语,能够较好地保持其连贯性和有效性.作为人们

日常休闲生活中相互交流的重要工具,生活话语面向感性直观、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浅显易懂,有
助于人们的有效沟通,因而更受人们的青睐.

２ 自由的大众话语解构官方话语

在官方话语的言说机制中,多是管理层掌控话语领导权,通过对各种话语进行规范整合,进而

引导社会大众的话语陈述与应用,其实质就是以知识规训实现思想控制,因此,权力与知识的味道

总是弥散于官方话语的各个层面.然而,休闲生活空间赋予了人们选择的自由,导致诸如共性与个

性、一元与多元、理想与现实、创新与保守等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呈现,社会大众不再乐于接受一成

不变的嵌入式意识形态内容,大众话语的强势崛起不断解构着官方话语.大众话语以碎片化方式

呈现,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内在机理扎根于个体生存或社会运行之中[５].在个体自由选择的休

闲生活中,受各种异质文化的话语风格或话语类型影响,社会大众不断怀疑、抵触甚至否定主导的

官方话语,导致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相对立的“反话语空间”得以衍生.这种“反话语”致力于

建构一种与主导性话语相对抗的话语陈述系统,进而以此来解释世界,对主导性话语霸权的合法性

提出质疑,“因此形成了一种话语性的空间对抗关系”[６].
(二)开放式话语平台分散主流话语力量

１ 网络话语的碎片化分散主流话语力量

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使得信息来源多样化,再加上休闲生活极度自由化,导致大众观察视角的分

散化,休闲时代公共话语的“碎片化”、“去中心化”等特征日益凸显.这种话语碎片化、分散化的不

断形成和聚集,逐渐混淆人们的视听,甚至引发主流话语的失真和误传.网络的出现使得民众不再

听任政府一家之言,社会整体的音量被无限放大,尤其是随着微博的兴起,“模糊了传者和受者的身

份界限以相对较高的自由度扩展了公共话语空间”[７].网民掌握了天然的话语权,无形之中给

政府主流话语权带来现实压力,网络话语权由政府传到了普通网民手中.这不仅仅是话语权的转

移,更意味着话语权的分散,使得政府公共权力的话语权被削弱.

２ 网络话语的非理性和从众性分散主流话语力量

与传统的公共休闲生活空间相比,BBS、(微)博客、论坛、聊天室等网络平台不仅方便快捷,更
因其虚拟性受到网民青睐.网络时代的休闲生活空间中,人们置身于前所未有的复杂的虚拟环境

中,轻松克服传统话语表达的重重障碍,谁都在说、谁都想说、谁都准备说,普通民众获得更多的话

语权和表达权.但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网络言论也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非理性”



和“从众性”充斥着网络休闲生活空间.由于民众非理性情绪的掺杂,再加上休闲主体媒介素养参

差不齐,在虚拟生活空间更容易出现跟风和盲从现象,尤其是当面对新信息的时候,那些基准点较

低的人比较容易相信这些新信息,随之出现从众效应,那些基准点较高的人也“对信息采取相信的

态度并起而行动”,随后那些具有更高基准点的人也相信新信息,进而形成一个相信新信息的较大

团体,这样一路演变的类似滚雪球效应,“使得大批群众相信某件事———不管事实是否为真———而

他们之所以相信,只是因为和他们相关的其他人也看起来都相信该事件为真.”[８]尤其是面对错误

信息的时候,民众的非理性和从众性就会使虚假信息产生滚雪球效应,即传播和扩散的范围越来越

大,最终导致舆论被绑架,官方主流话语的声音被淹没在各种非理性的言论之中.
(三)戏谑化话语方式改变话语权力格局

在巴赫金看来,现实世界中的人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

活”,即常规生活,这种生活依靠严格的等级秩序规约人们的言行,因此生活在此种生活中的人们不

苟言笑,总是“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另一种生活则与常规生活截然相反,是一种“狂欢广场式的自

由自在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没有权威,没有神圣,人们可以随意不拘地交往,因而总是“充满了两

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９]现实世界中,这两种生活相

互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休闲学研究认为,节日的庆祝活动是闲暇的起源,如果从时间界限的角度

来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为工作与休闲两个部分,并与巴赫金“两个世界”的区分相对应,其中工作生

活或曰职业生活与以严肃或禁欲常规生活内容的现实世界相对应,而休闲生活则与以农神节、复活

节、愚人节等民间节日形式呈现的非现实世界(即狂欢节生活广场)相对应.在休闲生活中,人们从

时间中得以解放,进入一个游戏的、非现实的、狂欢化的世界,“但这种自由不能理解成是在某个历

史时刻逃离非狂欢化的生活规范”.这种狂欢式生活经验不应是“一种消极的逃离现实”,而应有其

积极方面,使狂欢节成为“充满了深刻而丰富的经验的时间”,而不是“虚掷的时间”.[１０]３６７

人们总是不得不面对“乏味、辛劳、压抑、不公正和缺乏生命力”的第一生活,因此,人们更加热

切地期盼第二生活(即狂欢节),因为在狂欢节生活广场,人们“能去除平日的严肃,通过反讽、戏仿

宣泄着往日的压抑与激情.”[１１]现代社会的重重压力使得人们在闲暇之余摒弃严肃认真、不苟言笑

的生活方式,而诸如恶搞之类的朴素的、草根的话语方式更受人们追捧.因此,在休闲生活中狂欢

精神的痕迹愈发明显,一种戏谑化的狂欢话语模式强势兴起,对终极真理式的霸权话语形成极大挑

战.由于游戏或休闲更注重追求彻底放松与自由,“可能缺乏道德上的严肃性”[１２],有了这种游戏

精神,休闲生活中的语言就会嘲弄一切,无论是自我、他人、社会,还是理想、价值乃至整个存在,都
成为游戏嘲弄的对象,于是,游戏式的戏谑化话语表达方式成为人的生存方式.人们休闲生活中普

遍流行的这种开心的降格的话语游戏表达了对规范的嘲弄和对经典的质疑,进而扰乱了传统的话

语秩序,传统话语权力格局悄然发生了改变.在休闲生活的狂欢节广场,传统的既定秩序和权威受

到威胁、消解甚至颠覆,草根民众的话语权日益得到认可.

二、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流失的风险分析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导致个体休闲异化

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既参与构建人的生活世界,也参与构建人的精神世界.由此,提
升人生境界与内化生命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便与人的意义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

高速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类工作时间,使其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正日益走进前所未有的休闲时

代.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当面对如此大量的自由时间,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不主动掌握休

闲生活空间的话语权,人们在其休闲生活中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伦理规范的指引,仅仅

拥有选择的自由,而缺乏自由选择的能力,最终将会迷失其精神家园,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量就会逐

渐被磨损,真实意义上的人的意义也就逐渐消失.这样,人类即使拥有更大量的休闲时间,同样无



法真正休闲,无法真正实现自身的自由,休闲的异化也在所难免.
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１３]恩格斯在１８４４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也做了类似的描述:星期六晚上,工人们发工资了,都会比平时略早散

工,从贫民窟涌上大街,随之酗酒之后的各种粗野情形尽显无遗.钱花光之后,这些酒徒又跑到附

近当铺,“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１４]由于缺乏自由选择的能力,工人们“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只
是为了寻求感官的刺激,这种貌似悠闲的纵欲消费折射了工人们内心的空虚和选择能力的缺失.
休闲时代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任何技术实质上并非是完全中性的,“一切

技术性行为都既包含了显形意识的成分,又包含了隐形意识的成分,其特征是完全有意识的行

为”[１５],它总是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具有政治、文化、伦理等多重的丰富的含义.面对高科技带

来的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时代,一切都笼罩在科学的大网之中,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渐

渐被科技吞噬,原本鲜活的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同样不能幸免.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任何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都体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统
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另一方面“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

团”,且这种“领导权”更为关键,它既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也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条件.因

此,任何社会集团在争取统治权之前就应“开始行使‘领导权’”,在获取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也必

须继续以往的‘领导’.”[１６]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等方面的革命,更关键的还在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异常重要,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同样异常重要.当

某一阶级通过革命获取政权,实现了对国家的统治,理所当然地就拥有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但这种

拥有只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代表,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成为更为关键的问题,因此,他们都面临一

个统治手段的问题,即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控制力的途径和策略问题.因此,统治阶级在夺取政

权之后,无一例外都热衷于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民众,以实现思想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其自

身的政治特性,尤其是其政治教化特性(即努力向大众灌输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道德准

则、伦理规范等,进而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自然而然成

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和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首选策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旦丧失话语

权,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安全便岌岌可危.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流失影响国家机器运转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不仅仅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还包括“一定数目的来自‘文
明社会’的机构:教会、学校、工会,等等”[１７]１８１Ｇ１８２.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在国家这个领域中,既包

括诸如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性国家机器,还包括大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种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帮助统治阶

级维护阶级统治.并且,任何阶级都必须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领导权,否则

其政权就不可能持久[１８]３３８.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权,必须对其权力加以改造,使其

政权统治基础由暴力转为同意,即依靠其臣民自由的、习惯性的同意来替代武力以维持统治.只有

当阶级统治出现了重大危机的时候,统治阶级才会频繁地使用暴力.
阿尔都塞还指出:“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器”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１７]１５３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能以自身独特的语言或曰话语体系

最清晰地发出统治阶级的声音,充当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最直接地反映其政治统治需要,并将其意

识形态内化于公众的思想之中.因此,在政治学的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更是

统治阶级利用其权力对社会成员进行规训的重要策略,是统治阶级巩固自身政治统治的有效途径,



也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如果出现前述诸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流失的现象,则不仅

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则可能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三、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多维重构

(一)创新话语内容

首先,推进理论创新,提升学术话语影响力.一种意识形态要掌握话语权,必须具备理论上的

正当性与先进性,具有强大的理论魅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构,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４]２４８;一方面在“创新

中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流’去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源’和

‘本’”[１９],另一方面在“坚持中创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基于休闲社会特定的

时代背景,挖掘其中的优势资源,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关注休闲生活实际,拓展生活话语资源.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总是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及现实生活的语言紧密相连[４]７２.因此,只有贴近大众现实生活实际

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才更具生命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想政治教育应直面休闲社会的来临这一

时代背景,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大众的休闲生活诉求及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用人们日常休

闲时空中的鲜活的例子、熟知的俗语等通俗的话语解释崇高的理论,以鲜活的生活话语充实思想政

治教育话语内容体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崇高性与现实化、生活化的有机统一.
再次,借鉴网络话语,拓展网络话语资源.信息化的休闲时代,互联网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运用网络话语来生动形象地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使大众通过网络文本的选择和解读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同时,思想政治教育

还必须密切关注网络话语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了解大众的休闲审美取向,分析其休闲

心理,从网络世界汲取并创造出更多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鲜话语,不断充实和丰富自身的话语资

源,实现话语内容的创新.
(二)转换话语方式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多以“革命性”、“运动性”的话语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简

单化、标语化、口号化的“革命话语”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充斥着整个社会的话语空间,在革

命年代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自由自主的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仅仅强调理论宣

传的革命性与战斗力是不够的,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必须转换话语方式,深入到大

众的日常休闲生活中去,唯有如此才会得到群众的认同,才有话语权可言.
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嵌入到广大群众的日常休闲生活中,使大众真正认同其理论

体系进而获得话语权.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话语表达上下功夫,要贴近大众休闲生活

实际,运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和新鲜生动的素材,合理加工“大众话语”、“网络话

语”、“流行话语”、“生活话语”中蕴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素材,“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

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２０]来丰富其话语体系,像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那样,用朴

实的语言诠释深奥的理论,化抽象的理论逻辑为形象的生活逻辑,从而“让科学理论从书斋走进人

民大众、融入人们心灵”[２１].
(三)优化话语传播

首先,要综合利用现代传媒相对于传统传媒的优势,打造一个功能互补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平

台.休闲时代的高度信息化彻底改变了信息的生成、传播和接受模式,与传统传播的“单向灌输”不
同,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现代传播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参与性和沟通性特征,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传

播形态.这种开放式的话语信息传播模式为各种非主流舆论在人们高度自由自主的休闲时空的传

播创造了条件,如微博、博客、网络社区等休闲生活空间都具有匿名性、虚拟性、开放性等特征,其中



的一些非主流舆论在网络意见领袖的煽动性很容易发酵催化,形成舆论偏差,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

语.因此,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构要主动应对信息技术的挑战,“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

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

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为主,整合城市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
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２２]

其次,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网站建设,打造一个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意识形

态话语传播平台.当前,全球约８０％~９０％的信息由西方媒体提供,而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仅

占全球信息总量的５％左右.[２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现代传媒优势不失时机地在世界范围内兜

售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企图抢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在人们的休闲生活领域,不少偏激的

西方社会思潮通过报刊书籍、影视图像等丰富的现代传媒手段渗透到人们休闲生活时空,对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在休闲时空的话语权形成严重干扰与冲击.面对这一挑战,休闲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权构建必须主动建立一批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红色网站”,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建

设,同时还必须加强对现代传媒的监管,净化传媒环境.
(四)促进话语认同

作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权力策略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权的重构首先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话语不但意味着一

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２４]认同是话语权形成的内在依据,
话语权则是认同的外显形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大众的规训应通过一种温柔的、隐形的方式实

现,使大众认同其话语权.
首先,价值认同.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获取话语权,首先就应促使大众实现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借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主导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首先,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增强自主性,在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价值认同的时候应坚持科学

认知、理性选择的认同视野.思想政治教育在进行价值认同获得话语权的过程中,应注重激发人们

内在的求真的科学理性精神,使人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种主流价值观,从而坚定马克思

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信仰,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最大的生命力.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增强开

放性,秉承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认同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休闲领域获得价值认同,
应积极主动面对休闲时代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地位的同

时,也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尊重休闲主体在休闲生活空间的个体差异和独特的价值选择,以主

流价值观引导非主流价值观,使多元价值取向保持合理张力.
其次,制度认同.“制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化表达,生活世界仅仅是由文化传统和制度秩

序以及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认同所构成.”[２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化表达,
其话语权的获得同样需要得到人们对其在制度层面的认同,即对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认同.首先,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应保持公平公正,这是制度认同的前提条件.公正是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规

范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最基本“游戏规则”.休闲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应始终保持公平公正的理

念,无论是在管理体制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制度规则及运行机制等层面,明确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

权利、责任和利益,规范人们的非理性和非制度化的越轨行为,引导人们理性选择自己的休闲行为.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应不断创新,这是推进制度认同的重要路径.休闲时代正是当前社会深刻

转型的时期,与传统的农耕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

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就要求制度不断实现变革创新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背景.思想政治教育

制度应积极主动面对休闲时代全球化趋势下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相互交锋,推陈出新,以制度

的创新推进人们对其在制度层面的认同.
最后,情感认同.事实上,作为人际交往的中介要素,话语的意义在于沟通与交流,通过促进参



与者各方的相互联系形成一种“行为合作化机制”,实现社会有机体的整合.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
认同源自人类的内心情感,它是人们基于种族、血缘、地缘等因素而产生的一种对于自身存在状态

的本能反应,且通过宗教、图腾、服饰等文化符号构建其自我认同的客观依据,以此区别于其他群

体.因此,情感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必须获

得大众的情感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是人们基于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产生的

对于现实思想政治关系和行为的一种爱憎或好恶的情绪态度.所谓情感认同,就是指人们在深刻

且全面了解某一事物的基础上,从情感层面上对其产生肯定、赞同、喜爱并追求等积极态度.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的言说中如果缺少积极的情感力量,整个教育的交流与沟通过程将变得毫无生气.
雅斯贝尔斯认为:“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一旦缺少对这种“绝对”的热

情,“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２６]同样,真理性认识需要通过激情的方式(即情感认同)才能充分发挥

理论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先进性、科学性等只有在获得大众的情感认同时才能发挥实际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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